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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struction , destruction and disillusion of the dreams:
Thematic comparison of “The Cat in the Rain” and “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”
GAN Wen-ping
Abstract:The themes and the thematic constructions of Ernest Hemingway' s two short stories “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” and“The Cat
in the Rain” are compared from such four perspectives of “seeing” , “ thinking” , “speaking” and “acting”.The heroines' hard-constructed




深刻的印象 。半个多世纪以来 , 国内有关海明威研究的著作
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。“然而 , 仔细看一下这些文章 , 我们就
会发现我们的研究范围似乎比较狭窄 , 对作品的研究过于集
中在《老人与海》 、《永别了 ,武器!》 、《大二心河》 、《一个干净明
亮的地方》和《士兵归家》等少数几个短篇小说。” [ 1]近年来 , 国
内外学者研究海明威短篇小说的势头呈上升之势 , 但他们大








细读《山》和《猫》 ,笔者发现它们不仅主题思想丰富 , 而且
结构独特 ,表达手法多变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, 这两篇小说在
上述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具体地说 , 两位女主人公
都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理想美梦(希望得到男方的关爱和体
贴),并为实现这一梦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 然而 , 男主人公
却在一步一步地消解对方的梦 , 直至它们完全破灭。为了建






想主题 , 使这两篇篇幅短小 、情节看似简单的小说思想内涵丰










的群山和山谷 , 另一面是农田 、树林和河流。《猫》主要讲述了
住在海边旅馆二楼的一对美国夫妇。妻子看到窗下一只猫蜷
缩在一张被雨水淋湿的桌子下面避雨 , 便要去捉它。丈夫一
直躺在床上看书 , 对此不予理会。妻子捉猫未果 , 猫不见了。
上楼后妻子又表示自己要很多东西 ,但丈夫叫她闭嘴。后来 ,
旅馆男主人让女仆为她送来一只大玳瑁猫。
在这两篇小说里 ,作者都是从描写外部环境入手 , 为两位
女主人公营造一种特殊的氛围。她们触景生情 ,联想到自己
的身世处境 , 内心深处的思想情绪受到强烈的震撼 , 因而萌发
构筑“梦” 的欲念。而且 , 随着情节的推进 , 这种愿望更加炽




野则是灰色的干巴巴的一片” [ 4] (P296)。 它是一片缺水 、缺生
命 、象征“死亡”的土地。这种“荒原”世界正是女主人公生活
世界的映射。她前往医院做手术 ,腹中胎儿的生命岌岌可危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草” ,“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东西 , 简直就像艾酒一样” 。
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她重复了三次说那些山像白象。 正如
Adelaide Hass 指出 ,女性的这种比喻性 、充满幻想的语言精确
地反映了她(们)的心理活动:渴望与谈话对方建立一种亲密
的关系。[ 4] (P290)女方话语的第三个特点是 , 她有意识地将对话
引到男方熟悉的话题上来 ,以便给他展示知识的机会 ,激活他
的思维 ,使双方的情感得到充分的交流。例如 , 她看到酒吧珠
帘画的东西 ,便问:“那上面写的什么?”那上面写的西班牙语 ,
她不懂 ,但他懂。透过这些言语 , 读者不难发现女方的思维动
机:希望他俩携手 , 共建她心中的美梦。特别是在男方执意要
她做人流时 ,她面对农田 、树木 、河流说道:“And we could have
all this” [ 5](我们本来可以尽情欣赏这一切), 它既包括眼前充
满生 机 的自 然 界 , 又包 涵 “ 怀 孕 、 家 庭 、 父 亲 职责 、
爱” [ 4] (P290)———这就是她的“梦”的全部内涵。最后 , 当她意识
到自己说服不了对方 ,自己的梦想即将化为泡影时 ,她开始用
“行”来挽救即将倒塌的梦想之厦。她“站起身来 , 走到车站的













画。面对天气的雨晴 、人生的生死和海水的涨落 , 加之丈夫毫
无关爱之心 , 这一切使她想到人世匆匆和变幻莫测 , 想到生命





猫 , 看到旅馆的男主人时 ,作者一连用了七个“她喜欢”来描述
她的内心活动。他那充满男性的魅力深深地吸引她 , 并唤醒
了她的性意识 、性欲望和对性满足的渴望。[ 4] (P253)而且 , 结合
上述见到的种种景物所产生的联想 , 她那被唤醒的意识中不
仅仅是性 , 还有情 、温存 、关爱和体贴———这就是她内心渴求











恋”仅停留在精神上时 , 她强烈地需要将梦变成现实 , 即将那
份“恋情”迁移到丈夫的身上 ,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精神与肉体
的满足。于是 , 她做出了一系列的行动。首先 , 挨丈夫坐在床
上 , 欲与他亲近。继而 ,坐在梳妆台前 ,极力展示自己的风姿 ,
并辅以语言 , 谈自己的头发 , 想让丈夫动情。总之 ,为了把梦
建立在现实的土壤里 ,她从语言到行动 , 甚至从女性的身体特
征等方面付出了自己能付出的一切。这些一连串行为过渡十




出一辙。对方在千方百计地圆梦 ,辛苦地衔泥时 , 他们却充当
















些东西像什么时 , 他说:“喔 ,别说了。”待她再次提到山、树木等
象征生命的物象时 ,他开始直接触及内心的“思” 。他说 ,“那实
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” ,“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” 。而且后
来又重复了四次 , 强调手术之简单, 可见其态度之固执, 意图之
坚决。他甚至以退为进 ,一边重复“如果你不想做的话, 我不会
勉强你” , 一边又强调手术之简便:双“箭”齐发 , 将她逼入绝境。
当姑娘走到车站尽头 , 试图靠近远处象征希望的农田 、树木和
河流 ,并说“我们将会失去这一切”时 , 他说:“回到阴凉处来
吧” ,“你不应该有那种想法” 。他既要她屈从自己, 又要她放弃
自己的梦想。他彻底地消解了她的“梦” 。姑娘最后一次看到
的只是象征死亡的“干涸的河谷和群山” 。她知道她的梦已经
彻底破灭。 原文一连用了 8 个“请(求他不要再提手术的话
题)” ,将她的情感掀向极限。故事结尾 ,男方问女方的感觉 ,她
面带微笑地说, “好极了” 。她的微笑包含了孤独 、痛苦、幻灭与




与《山》相比 ,作者在《猫》的男主人公身上着墨更少 , 只是
淡淡地勾画他的神态。但透过这份疏淡 , 读者仍能深深体会
到他消解“梦”的威力。故事从头到尾 ,他一直躺在床上 , 靠着
两个枕头 ,其间只换了个姿势。他始终在看书 , 目光仅从书上
离开过三次 ,一次是为了休息眼睛 ,一次停留在妻子身上 , 最
后一次是听到有人敲门时“抬起眼来” 。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
精神王国里 , 对外界和妻子的一切活动视而不“见” , 充耳不
“闻” 。他在“思”什么 , 无人知晓。但可以肯定 ,他的思绪游离
到他妻子的世界之外。他对语言吝啬到了极限。妻子要去捉
猫 ,他说“我去捉” , 但没有行动。妻子捉猫未成时他问道:“猫
捉到啦?”妻子在镜子面前顾影流盼时他说“我喜欢这样子(像
个孩子)” 。最后 , 他厌烦了妻子的一连串“我要” , 叫她“住
口” 。从这些命令式的言语中我们很难看出他对妻子的关心
和赞美是出自真心。他一句“住口” 给了妻子的梦致命一击。
他的“见”透露出冷酷 ,他的“思”令人不解 , 他的“言”传递出威
严 ,他的“静(止的行为)”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沉重。此时 , 妻
子绝望至极 ,一连用了 7 个“我要” ,历数她“梦”里的内容。行
文到此 ,她的情感被展露到了极限。她知道自己的梦已经彻
底破灭 , 于是 , 她走到窗前 , 默默面对象征死亡的茫茫黑夜。




(性)占有欲 , 而将女主人公类似的欲望拒之门外。[ 4] (P256)至
此 , 女主人公无论是想从婚姻内部(丈夫)抑或外部(男店主)
获得精神与肉体满足的美梦彻底破灭。因此 , 即便她得到了
这只大玳瑁猫 , 也不过是对她的讽刺与嘲弄 , 相反更加深她内
心的孤独感与幻灭感。①
三 、结语
《山》和《猫》虽都不足两千字 , 且情节看似简单 , 但作者通
过各种手法将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历程描绘得
淋漓尽致。在这两个短篇里 , 作者并未一味遵循他的简捷风
格 , 而是有详有略 ,详略相得益彰。“详”体现在对外部环境和
对女主人公的描写 ,它加重了对氛围和情绪的渲染 , 加深了读
者与故事人物的交流和对女主人公心态的体验。“略”体现在
对男主人公的描写 ,它达到简练含蓄的功效。但透过“略” , 读
者仍能感受到人物性格的丰满与凝重 , 感受到作者“冰山原
则”中“八分之一”和“八分之七”完美契合的艺术魅力 , 这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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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赞成 Warren Bennett 的观点,即前后两只猫不是同一只猫 ,
以及他对两只猫的分析;不同意Carlos Baker 的“雨里的猫”就是“大玳瑁
猫”一说;也不认同 David Lodge 的“那只大玳瑁猫是孩子的代名词这一
当然可能的解释”一说。见注[ 1] ,第 246页。董衡巽先生曾说 ,该小说
结尾变换角度的做法使文章变得隐晦难懂 ,因此不必给予较高评价
